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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因為宗教因素，不食牛肉、不喝牛乳。也有部分臺灣人雖

能負擔牛乳費用，但因為身體消化系統不適應而無法飲用，如臺

南醫師文人吳新榮（1907-1967）的次子吳南河一歲多時生了一段

時間的病，後經判斷為消化不良，儘管身為西醫，吳新榮也承

認，兒子「不適合喝生乳，喝米漿較佳」。 102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儘管多數亞洲人因天生缺乏乳糖酶而無法適應牛乳，但若僅

接觸極少量，症狀則不明顯。從牛乳的實際飲用狀況來看，日治

時期的臺灣人大多均屬「極少量接觸乳品」。據醫學士葉貓貓在

1937 年所撰的臺灣人營養統計報告指出，牛乳主要為乳兒、病人

食用，另也運用為製作菓子的原料，且以煉乳為主要乳品，不過

每人每日的平均飲用量僅有一公克， 103可見即使是普及程度最高

的煉乳，在臺灣人日常食品的重要性仍屬微乎其微，在此情形

下，也大大降低了因為飲用乳品而產生身體不適的可能。但為何

臺灣人飲用牛乳的量如此低？又為何形成以煉乳為主此「臺灣牛

乳文化的特殊性」？以下從乳品營養價值、數量、價格、乳品飲

用時機等面向分別討論。  

先檢視乳品的營養價值，1925年出版《榮養と食物》書中對

牛乳、煉乳的營養成分分析（表 2）， 104其實已與當代教科書上的

數據（表3）十分接近，105可知乳品成分的分析在1920年代已經頗

為成熟。無論是日治時期或當代對煉乳的說明均指出，煉乳是在

生乳加入大量蔗糖後殺菌濃縮製成。 106煉乳中的蔗糖加上原有的

乳糖，有超過一半均為糖份，因糖份高，需經稀釋才能給嬰幼兒

飲用，但如此又導致蛋白質與脂肪等其他營養素的減少，因此日

治時期也有不少醫學專家提醒，以煉乳餵養嬰兒，應僅作為不得

                                                       

102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第二冊（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07），頁84。  

103
 葉貓貓，《臺灣人食ノ榮養學的考察．前編：食糧統計ヨリ見タリ臺灣人食ト其批

判》（臺北：臺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衛生部，1937），頁117、214、220。  

104
 澤村真，《榮養と食物》（東京：成美堂書店，1925），頁250-251。  

105
 該表數據引自林慶文，《乳品加工學》（臺北：國立編譯館主編，華香園發行，  

2015），頁233。  

106
 謝明哲等，《實用營養學》（臺北：華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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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的選擇。如 1929年出版的《家庭必攜．臺灣通俗醫學》一書就

認為，在缺乏母乳、又難以僱請奶媽的情況下，才宜以牛乳作為

替代品，且應以生乳優先，不得已時才用煉乳及乳粉。107
 

表 2  牛乳、煉乳的營養成分表（1925） 

 水分 蛋白質 脂肪 乳糖 灰分 蔗糖 

牛乳 87.27 3.39 3.68 4.94 0.72 --- 

煉乳   26.8 9.06 9.33 12.03 1.96 40.75 

出處：澤村真，《榮養と食物》（東京市：成美堂書店，1925），頁 246、251。  

表 3 牛乳與乳製品之營養成分表（2015） 

% 水分 蛋白質 脂肪 乳糖 蔗糖 

市乳 88.6   3.0   3.2   4.5 --- 

煉乳 25.5   7.9   8.4 12.3 44 

全脂乳粉   2.5 25.9 26.5 33.1 --- 

出處：林慶文，《乳品加工學》（臺北：國立編譯館主編，華香園發行， 2015），頁

233。  

註：該表並未標示「灰分」的含量，故未列出。  

 

儘管煉乳的營養價值遜於生乳，但在日治時期，臺人的乳品

消費卻以煉乳最為顯著，由表 4統計數據可知，1919年臺灣的煉乳

進口量突破十萬打，1926年突破二十萬打，1931年超過四十萬打，可

看出成長之迅速。許多資料也顯示，日治時期臺人的煉乳消費量遠

高於生乳及粉乳，臺灣之煉乳消費量為日本之二至三倍。 108臺北

州衛生課官員福井淺一分析 1926年臺北市的乳品消費，更明確指

出臺人在煉乳、乳粉上的需求量約為生乳之十倍，其中煉乳的用

量又幾乎是乳粉的兩倍。109
 

                                                       

107
  野間文一郎編，《家庭必攜．臺灣通俗醫學》（臺北：臺灣評論社，1929），頁78-

79。該書是由高砂圖書出版協會的野間文一郎所著，綜合臺灣醫界的研究成果，

以通俗筆法介紹臺灣常見疾病的病症、療法及保健常識。  

108
  如：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編，《臺灣の產牛》，頁5-6，表中顯示，臺灣之煉乳需求量為內

地之二至三倍，本島的生乳需求因為煉乳而獲得充分滿足。福井蹄枕，〈牛乳需用

の趨勢〉一文亦顯示，以昭和 9年（1934）為例，每百人飲用 1.491斗鮮乳，若將煉

乳換算為牛乳，則煉乳的每百人飲用量為 3 .374斗。相較之下，同一年份日本人的

飲用乳為9.495斗，煉乳為1.622斗，見：福井蹄枕，〈牛乳需用の趨勢〉，頁5-6。  

109
  福井淺一，〈臺北市民の乳牛消費〉，《臺北州時報》，2：10（臺北，1927），頁 25-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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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煉乳輸入與移入情形（1896-1935） 

 煉乳輸入量（打） 煉乳移入量（打） 

明治 29年（1896） 16,897 --- 

明治 30年（1897） 18,503 --- 

明治 31年（1898） 21,466 --- 

明治 32年（1899） 17,528 --- 

明治 33年（1900） 16,957 --- 

明治 34年（1901） 18,817 --- 

明治 35年（1902） 13,499 --- 

明治 36年（1903） 19,451 --- 

明治 37年（1904） 19,217 --- 

明治 38年（1905） 27,028 6,855 

明治 39年（1906） 24,880 8,296 

明治 40年（1907） 15,395 19,824 

明治 41年（1908） 18,240 25,030 

明治 42年（1909） 24,550 37,750 

明治 43年（1910） 34,952 38,021 

明治 44年（1911） 29,298 4,935 

大正元年（1912） 46,167 47,104 

大正 2年（1913） 60,555 46,377 

大正 3年（1914） 44,501 41,972 

大正 4年（1915） 51,719 41,453 

大正 5年（1916） 54,412 34,146 

大正 6年（1917） 43,986 52,137 

大正 7年（1918） 13,587 62,298 

大正 8年（1919） 39,817 72,358 

大正 9年（1920） 90,081 34,196 

大正 10年（1921） 105,605 11,524 

大正 11年（1922） 99,827 19,642 

大正 12年（1923） 85,629 45,301 

大正 13年（1924） 60,835 96,446 

大正 14年（1925） 69,295 89,928 

昭和元年（1926） 15,423 186,610 

昭和 2年（1927） 4,439 212,750 

昭和 3年（1928） 440 277,090 

昭和 4年（1929） 3,280 306,791 

昭和 5年（1930） 23,904 291,856 

昭和 6年（1931） 29,681 381,033 

昭和 7年（1932） 14,116 392,607 

昭和 8年（1933） 2,922 362,329 

昭和 9年（1934） 192 365,187 

昭和 10年（1935） 28 419,893 

資料來源：臺灣總督府財務局稅務課編，《臺灣貿易四十年表》（臺北：臺灣總督

府財務局稅務課出版，1936），頁192、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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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臺灣人煉乳消費量遠超過生乳？價格是一重要因素。生

乳價格以每合計算，1899年每合 10錢，但只有臺北醫院的病人能

夠飲用， 110之後大致維持在 10錢左右，僅一次大戰期間曾短暫受

到戰爭影響，漲到一合 14 錢。111一次大戰後十年間，則維持在每

合 12 至 14 錢左右， 112期間若流感猖獗，便會造成牛乳需求量大

增、價格上漲。而在 1930年代，生乳價格降至每合 8至 10錢，以

物價水準來看已比日治初期便宜。113
 

從日治初期到中期的乳價變化看來，每合大致在 10至 14錢上

下波動。與其他物價比較，臺北的西洋料理在 1907年每份約在 10

至 20錢之間，114
 1935年，每百公克的白糖 4錢，115換言之，儘管

物價水準有些許變動，一小杯牛乳大致可以換到一份西洋料理或

兩、三百公克的白糖，對一般家庭來說仍算是頗奢侈的消費。也

因此，營養價值高又稀少的生乳，甚至可作為賄賂品，如韓石泉

醫師（ 1897-1963）提到，在就讀臺灣總督府醫學校時（ 1913-

1918），宿舍工友每天以牛奶、雞蛋供奉舍監，進而取得宿舍販賣

部販賣權，獲利頗豐。由此也可看出牛奶確具相當的珍稀性。116
 

至於煉乳的價格，以 1907年為例，鷲印（即為美國鷹牌，日

治時期報端或廣告常稱之為「鷲印」煉乳）四打 14 圓在眾品牌中

屬高價，每瓶平均接近 30錢，日本煉乳品牌略便宜些，最廉者為

百合花印九圓八十錢，每瓶平均超過 20錢。117到了 1921年，平均

每罐煉乳則在 48至 55錢左右，118儘管也不便宜，但煉乳為加水稀釋飲

                                                       

110
  〈臺北の牛乳搾取業〉，第2版。  

111
  〈畜產會社不親切〉，《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7月17日，第5版。  

112
  〈牛乳瓶已成問題〉，《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 2月 25日，第 6版；臺灣總督府殖產

局編，《臺灣の產牛》（臺北：臺灣總督府殖產局，1930），頁46。  

113
  福井蹄枕，〈臺灣の牛乳小賣值段〉，《臺灣之畜產》， 1： 8（臺北， 1933.1），頁

56。  

114
  〈西洋料理の值上〉，《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2月6日，第5版。  

115
  〈日用品小賣值段〉，《とこま》，1935年3月10日，第4版。  

116
  韓石泉原著、韓良俊編註，《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臺北：望春風文化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81。  

117
  〈牛乳之商況〉，《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5月30日，第4版。  

118
  鷲印煉乳一箱四打 26.5圓，鳳凰印四打 23圓。見〈臺南物價〉，《臺南新報》，1921年5

月5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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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罐可分為多次食用，相較之下仍經濟許多。再與乳粉比

較，1924年乳粉每罐半磅（約 225公克）的零售價格為二、三十錢左

右，119也比生乳便宜些。 

除了價格因素外，煉乳運輸便利、含糖量高容易保存、不易腐壞

安全性高，也是重要的原因。事實上在日治時期除了含糖量高的煉

乳之外，尚有 1885 年即已工業化生產的「無糖煉乳」，不添加蔗

糖，僅經濃縮、封罐、滅菌製成，即今日市面上的「奶水」。 120無

糖煉乳雖整體營養價值略遜於鮮乳，但因經加熱，較鮮乳容易消

化，其實比含糖煉乳更適合給幼兒飲用，在美國就經常用來育

兒，在臺灣則十分罕見， 121主要是因為無糖煉乳開罐後需冷藏，

在日治時期冷藏設備尚不普及的臺灣尚缺乏良好的保存條件。 122

另外，煉乳之所以較生乳受歡迎，應該也有身體上的因素，因為

煉乳為稀釋飲用，乳糖含量少，較不會引起身體的不適，又因加

了糖，也較受消費者喜愛。  

然而，儘管煉乳有價格較低、安全性高等優點，卻不受日人

青睞，在日本，煉乳僅有生乳的一半價格，但日人的生乳消費卻

遠超過煉乳。以 1928至 1934年間在日本的調查為例，煉乳飲用量

大致持平，生乳飲用量則持續成長，從煉乳飲用量的四倍增長到

約六倍。 123對日人來說，通常是在旅行等生乳難以獲得的情況下

才會飲用煉乳， 124也難怪在日人眼中，臺灣人以煉乳為主的消費

習慣頗為特殊。下文即從日記、回憶錄等，進一步了解臺人飲用

乳品的時機與喜好。從資料看來，臺人飲用乳品的主要時機包括

如下數端：  

 

                                                       

119
  〈商況一束  粉末煉乳競爭  グラニソ對ラクゴーゲン〉，《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12月17日，第3版。  

120
 〈雜報〉，《臺灣之畜產》，1：8（臺北，1933.8），頁78；林慶文，《乳品加工學》，

頁439。  

121
  林慶文，《乳品加工學》，頁439-451。  

122
  〈雜報〉，頁78。 

123
  福井蹄枕，〈牛乳需用の趨勢〉，頁4-5。  

124
  〈牛乳菜試驗〉，《臺灣醫事雜誌》，1：7（臺北，1899 .7），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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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母乳代用品  

前已述及，以牛乳代替母乳，是乳業於十九世紀下半有顯著

發展的重要因素，鄰近的中國到了 1920年代也有不少人以牛乳餵

哺小兒， 125而在日治時期的臺灣，嬰幼兒市場亦是乳業經營者的

重要市場之一。許多日籍或臺籍醫師、專家均提出，若母親本身

沒有乳汁，也找不到合適的乳母，最佳方法便是以「人工營養」

代養之，也就是以動物乳哺餵，又以牛乳最易取得。 126不過，若

以生乳哺餵一歲以下的嬰兒，不可直接飲用，當時醫界的建議是

要以水、麥芽膏湯或米湯稀釋，再加入白糖後餵食， 127如此做的

目的是稀釋蛋白質、增加糖分，使整體營養素與母乳較為接近，

同時在保存過程中需格外謹慎避免生乳的腐壞。 128這樣的餵食建

議以營養學對母乳成分的分析數值為標準，一方面是現代營養學

知識的引介，另一方面卻也突顯出餵食生乳需有頗高的知識水準

與經濟基礎，才能達到生乳的保鮮並調出合適哺育的乳汁以避免

小兒的身體不適，換言之，哺餵生乳不僅需有足以購買生乳的財

力，同時需有能保存、消毒的設備與知識，門檻頗高。  

以當時臺灣人的經驗來說，目前資料未看到以生乳餵小兒的

記錄，若是因為母親乳汁不足，一般臺灣人較常採用米湯、米糊

或米仔麩（亦稱糕仔麩），也就是將米炒熟後磨粉，以開水調和食

用。 129由於米是臺灣人的主食，取得便利，食用後不會身體不

適，為多數臺人家庭所採用。另一替代方式則是聘請奶媽，如曾

長期擔任臺灣長老教會南部大會總幹事的黃武東（1909-1994）述

及自己出生後，因為「離開生母，當年還沒有牛奶」，養父母先以

「糕仔麩」代替母奶，後才尋得乳母，乃送往乳母處養育至三

                                                       

125
  周春燕，〈胸哺與瓶哺—近代中國哺乳觀念的變遷（1900～1949）〉，《近代中國婦

女史研究》，18（臺北，2010 .12），頁1-52。  

126
  林清月，〈讀乳母養兒之弊習有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 2月 24日，第 4

版。  

127
  林清月，〈讀乳母養兒之弊習有感〉，第 4 版。  

128
 野間文一郎編，《家庭必攜．臺灣通俗醫學》（臺北：臺灣評論社，1929），頁 79；

真下醫學士〈衛生小言論牛乳〉，《臺灣日日新報》，1906年11月25日，第4版。 

129
  吳瀛濤，《臺灣民俗》（臺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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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黃武東的養父原擔任保甲書記，後開設雜貨店，並能收地

租，不僅家中常吃白米飯，每月也都贈予乳母「大批糕餅、乾

糧、肉類」， 130由這些描述看來，家中經濟能力應屬中上，故能聘

請乳母餵養。  

除了請乳母之外，在居於都市且經濟尚可的家庭中，以煉乳

哺餵嬰兒是另一常見的選擇，且比請乳母更為便利，也較經濟

些。林清月在 1906年即指出「本島人慣用煉乳代用」，梶原通好

《臺灣農民生活考》也稱，臺人在缺母乳時以稠米湯哺餵嬰兒，

但「最近用煉乳哺餵的情形逐漸增加」。 131儘管林清月認為從醫學

角度論，煉乳的營養「其實不足養育小兒」，但實際上，以煉乳

作為母乳代用品育兒的例子不少。如新竹文人黃旺成（1888-1978）

在 1913 年長子繼圖一歲時，日記中兩次述及繼圖「不好養、不喝牛

乳」，132儘管無法確知是指煉乳或奶粉，至少可知在 1913 年新竹就已

有以牛乳餵養嬰兒的情形。 

1930年代之後，以煉乳或乳粉餵養的情形更為常見，出生於大甲

的畫家張建墻（1911-1992）提及 1932年時妻子「逐漸無法餵奶，

城裡也沒有新鮮的牛奶」，因此泡煉乳給嬰兒喝。133
 1933年吳新榮

長子吳南星出生，收到「大成米店返禮來牛乳二鑵」作為回禮，
134正因有以煉乳或乳粉哺餵嬰兒的需求，這類乳品也可作為新生兒的

賀禮。吳新榮也曾記載到臺南買三子吳南圖的奶粉，當時南圖甚

至會說「牛奶」的日語ギュウニュウ， 135似乎是以牛奶而非母乳作

為嬰幼兒的主要食物。 

                                                       

130
  黃武東，《黃武東回憶錄》，頁17、18、26。  

131
  林清月，〈讀乳母養兒之弊習有感〉，梶原通好，《臺灣農民生活考》（臺北：緒方

武歲發行，1941），頁121-122。  

132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二）一九一三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2008），頁249、316。  

133
  張建墻，《福爾摩沙之夜：一位臺灣八十歲老人的回顧》（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08），頁355。  

134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1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7），頁49。  

135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4 》（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8），頁 1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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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病人代用食  

牛乳在日治時期最早的功能就是供給醫院中的病人飲用，一

方面認為牛乳的營養價值高、有利病人復原，另一方面則是在病

人難以咀嚼吞嚥固體食物時，液態容易吞嚥、又被認為具有「完

整營養」的牛乳也可直接作為病人的代用食。  

如韓石泉醫師在 1910年代就讀公學校五年級罹患痢疾時，抱

病長達半年，僅能「攝取煉乳和米湯吸收營養、氣力」， 136在腸胃

不適無法正常進食的情形下，以液體的米湯、煉乳充當正餐。黃

旺成在 1916年祖父病重時，經常泡牛奶給祖父飲用，且當其祖父

的健康狀況愈差，夜間喝牛乳的情況愈頻繁。 137
1921年黃旺成的

父親重病時，因無法進食，也只能喝牛奶與米湯：「幸本日再服吳

賓國舊方稍見清爽然終不能食物只用生牛乳及粥汁而已」； 138隔數

日後「父親下痢服牛乳二、三本」。 139在同年四月其父親臨終前數

日，更是每天喝生乳， 140身為醫生的吳新榮在自己臥病期間也會

飲用生乳。 141從這些例子均可看出，在生病難以攝食的情形下，

牛奶被視為補充營養的重要食物。因此，奶粉也經常作為探病的

禮物，如林獻堂生病時便收到「牛乳粉二硑〔罐〕」作為探病

禮， 142林獻堂在 1939年九月生病於東京療養期間，更是每天以麵

包、牛乳當作早餐。143
 

                                                       

136  韓石泉原著、韓良俊編註，《六十回憶：韓石泉醫師自傳》，頁64。  
137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五）一九一六年》，頁 149、180、181、

183、184。  
138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1年2月7日，取自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

日記知識庫」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9%A6%96%E9%A0%81。  
139  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1年2月11日，取自「臺灣日記知識庫」。  
140  包括四月四日「午前生乳二次一合   侵晨杏仁一次   昼粥一次」、五日「藥不入唇  

用生牛乳一合  言大艱苦」、七日「計父親本日所飲生牛乳約有三合」、八日「食生

牛乳兩三大口後  噴從鼻孔出」。見黃旺成，〈黃旺成先生日記〉，1921年 4月 4、5、

7、8日，取自「臺灣日記知識庫」。 
141  如 1939年四月罹患「二週間熱」期間臥病時曾飲用「牛奶一合」，吳新榮著、張良

澤總編撰，《吳新榮日記全集 4》，頁54。  
142  林獻堂著，許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五）一九四三年》（臺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2008），頁286。  
143  「每朝食パン及牛乳，晝夜食飯皆仰臥，由看護婦飼之，真是食不甘味」見：林

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39年9月29日，取自「臺灣日記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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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營養保健品  

除了嬰幼兒及病人外，經濟能力許可者也會在平日飲用牛乳

作為身體保養。以黃旺成為例，他雖是公學校教員，但家中開設

商行，自 1912年起就頗常出現購買牛乳的記錄，如購買牛奶侍奉

母親、從菜錢中撥款買牛奶、買牛乳粉等， 144也曾數次記載自己

睡前飲用牛乳，將之作為身體保健品，還曾將牛乳作為晚餐， 145

這些記錄多未明言所飲的牛乳是何種乳品，但以自己或命人購買

牛乳、晚上再行飲用的方式來看，所購買者以煉乳或乳粉的可能

性較高。更富裕的林獻堂也曾記錄飲用牛乳作為日常點心，但以

在日本時飲用生乳的頻率較高。146
 

儘管都市居民或較富裕者會以牛乳作為身體保健品，但對其

他臺灣人來說，牛乳則是日常生活中難得的滋養品，即使是較易

取得的煉乳，都已稱得上珍貴。例如，成長在大稻埕、日治末期

擔任小學老師的陳勤（1922-）提到，她小時候喝到的所謂「牛

奶」，其實都是煉乳泡的，而且只有小孩發燒的時候，「為了安

慰你一下，才會買煉乳……倒出煉乳後加熱水攪拌，就是天上美

味。」 147曾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楊千鶴亦提及，1944 年當她身

懷六甲時，因為作為孕婦，才有特權享有配給的煉乳，「是在那

沒有甜點的戰爭時代中的珍貴食品，我珍惜地從罐頭滴出少許於

湯匙中舔一舔」。 148從這些對煉乳無比珍視的記錄可以知道，即

使是煉乳，對多數臺灣人來說已是難得的珍貴營養品，若能嚐到

                                                       

144
  參見黃旺成日記：1913年 7月 7日「買牛乳三．六角（母）」、1913年 9月 22日「花

了三十三錢買牛乳、1913年 10月 19日「買牛乳、小肚」、1914年 6月 8日「買牛乳

粉88錢」等，取自「臺灣日記知識庫」。 

145
  參見黃旺成日記：1915年 4月 27日、1917年 5月 24日、1919年 3月 16日，取自「臺灣

日記知識庫」。 

146
  如林獻堂 1941年 7月 11日日記「食欲如舊，十時餘兼飲牛乳一杯」。林獻堂著，許

雪姬主編，《灌園先生日記（十三）一九四一年》（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

所、近代史研究所，2007），頁247。林獻堂在日記中記錄飲用牛乳的經驗多是在

日本而非臺灣。  

147
  曾品滄訪問；李虹微紀錄，〈懷念我的大稻埕生活—洪陳勤女士訪談錄〉，《國史研

究通訊》，5（臺北，2013.12），頁144。 

148
  楊千鶴著，張良澤、林智美譯，《人生的三稜鏡：一位傑出臺灣女作家的自傳》

（臺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9），頁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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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無比愛惜。煉乳被認為具有牛乳的營養價值，因此被視為滋

養品，又因帶有甜味，十分受到喜愛。  

與此類似的，在簡吉及賴和的獄中日記中，都可見到將牛乳

當作營養品的紀錄。如 1930年被關在獄中的簡吉，述及在獄中十

分需要健素、胡蘿蔔素、牛奶跟雞蛋，否則擔心自己的健康情況

會日益惡化。 149在他因為斷食而下瀉、頭暈，出很多冷汗之際，

也十分想喝牛乳，但依獄方規定，即使自己出錢也不能喝，只有

醫生認為有需要的人，才被允許可以進入病房喝湯跟牛乳。 150換

言之，牛乳被視為如同藥般的營養品，對簡吉來說，喝牛乳能帶

來心理上極大的寬慰，以及身體能夠健康的信心。  

1940年代被關在獄中的賴和，也在日記中記述了對牛乳的期

待與等不到牛乳時的失望感受。如 1941年 12月 17日述及「今早牛

乳不至，換到此房，比較晦闇，使人憂悶。牛乳至九點半纔至，

水發來取著換衣服，惜不能交語。」 151隔天向家裡「要求午後添

一盒牛乳」，又不到，「今日坐久，已覺到腰酸且微發痛。午後

有少下痢」。 152隔數天後再度提到飲用牛乳對身體帶來的寬慰

感：「午飯的壽司頗可吃，今日也併有蜜柑一個，午後精神還是

不振，萎靡，倒不知氣力消耗到何處，到午後牛乳飲下腹去，纔

有一點力氣發生。153」  

儘管這些記述未明確說明所飲用的「牛乳」是生乳或煉乳，

但仍可看出，牛乳在日治時期大致被視為一種接近藥品的滋補

品，即使消費者未必知曉牛乳的營養成分，卻都相信牛乳是重要

的保健品，認同牛乳可以對身體產生良好的效果，並進一步強調

飲用乳品後所帶來之身心康泰的舒適感。  

 

                                                       

149
  簡吉作；簡敬等譯，《簡吉獄中日記》（臺北：中央硏究院臺灣史硏究所，2005），

1930年2月14日，頁101。  

150
  簡吉作；簡敬等譯，《簡吉獄中日記》，1930年7月1日，頁150-151。  

151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三）》（臺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13-14。  

152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三）》，頁14-15。  

153
  賴和著；林瑞明編，《賴和全集（三）》，頁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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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休閒食品  

除了可直接飲用的生乳、煉乳、乳粉外，牛乳也經常用以製

作休閒食品，或添加在麵包、糕餅中。在日治中後期的都市居民

亦有機會吃到加入牛乳的休閒食品，如張建墻提及小學時街上製

冰的情形：  

看到冰販將厚冰塊放在深桶內，桶內有一個槽，槽上有蓋

子，應該放著糖水、調味品，以及和著煉乳的芋泥。錫槽

外圍放著碎冰、鹽，小販握著槽柄很快轉動，直到裡頭的

液體凍結，這就是所謂的冰淇淋。154
 

上文所述的冰品並非今日所稱的冰淇淋，而是加上少許煉乳與芋

泥、類似雪花冰的甜品。此時加入牛乳的冰品已逐漸成為都市中

臺灣人偶然會享有的休閒食品，例如黃旺成偶爾會到喫茶店ライ

オン吃冰淇淋；155吳新榮日記曾提到在佳里因為競爭激烈，可以

吃到一碗僅三毛錢的牛奶雪花冰（ミルクセーキ），他也曾記錄

到臺南的「尤加利」（ユーカリ）喫茶店飲用牛乳； 156呂赫若帶

孩子們出去玩時，也會買牛奶、土司給孩子們吃等。 157由這些例

子看來，在 1930年代中期之後，乳品的普及性漸增，不僅是病人

或幼兒有機會喝到，也已開始成為部分住在都市的臺灣人負擔得

起的休閒飲品了。  

從上述資料檢視臺人的乳品消費情形，儘管其中部分未明載

所飲用的牛乳為何種乳品，但借助統計資料整體視之，生乳由於

價格較貴、可能造成身體不適、保存不易且運輸困難等因素，儘

管仍有部分臺人飲用生乳，但日治時期有生乳飲用經驗的臺灣人

集中於都市，且多為重病者才會飲用。相對之下，價格較生乳

                                                       

154
  張建墻，《福爾摩沙之夜：一位臺灣八十歲老人的回顧》，頁282-283。  

155
  黃旺成著、許雪姬主編，《黃旺成先生日記（八）一九二一年》，頁246。  

156
  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 2》（臺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7），

頁 104；吳新榮著，張良澤總編纂，《吳新榮日記全集 7》（臺南：國立臺灣文學

館，2008），頁373。  

157
  呂赫若著、鍾瑞芳譯，《呂赫若日記（一九四二～一九四四年）中譯本》（臺南：

國家臺灣文學館，2004），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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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保存與運送較容易的煉乳在 1900年代初期進口量即已不斷上

升，不僅是重要的生乳替代品，也常作為休閒食品。此種以煉乳為臺

人主要飲用乳品的情形，即是日人所稱之「臺灣牛乳文化的特殊性」，

而此特殊性反映在牛乳的生產面，則是煉乳市場激烈的商業競爭。 

（二）煉乳品牌的和洋競爭  

臺灣的煉乳初始以西方進口為主，並以美國鷹牌煉乳（鷲印）為

最大品牌，但除鷲印外尚有多種品牌，據 1907年報載之牛乳商

況，當時輸入與移入的煉乳尚有人物印、 158百合花印、桃太郎印

等二十種，由品牌之眾多可看出當時國際及日本乳業界生產煉乳

的熱絡情形。  

由於西方煉乳在國際市場獲利頗大，鷲印煉乳尤其發展快速，日

本業界見煉乳獲利之鉅，自明治末年至大正年間（約二十世紀初至

1920年）也開始積極發展煉乳事業，159並在日治中期以後與西方品牌

激烈競爭。從臺灣總督府《臺灣貿易四十年表》可看出臺灣自國外

進口（輸入）與從日本移入煉乳的數量變化情形（表 2）。其中，

1896年的煉乳輸入量接近一萬七千打，之後雖各年略有增減，但

大致呈現成長，在 1910年後幾已在三萬打以上，輸入量最多是在

1921年，超過十萬打。同時，自 1905年開始也有從日本移入的煉

乳，移入數量大致逐年攀升，在 1907至 1925年間與進口煉乳相互

纏鬥、各有領先，不過自 1920年代中期之後，日本移入的煉乳就

甩開輸入煉乳，1929年之後幾乎每年均移入三十萬罐以上。  

從前文表 4可看出，1920年代可說是西方進口與日本產煉乳的戰

國時代，一般來說進口煉乳較為昂貴，部分日本製煉乳採低價策略應

戰， 160但在日治中期後，臺灣市場上的煉乳已以日產為主。以

1930年為例，從日本移入的煉乳達 29萬打，同時間國外輸入的煉

乳僅兩萬多打，此外，從日移入的粉乳也僅 3,011打，另有少量奶

                                                       

158
  應指英國雀巢人形印煉乳。  

159
  郭立婷，〈味覺新滋味—日治時期菓子業在臺灣的發展〉（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

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66-68。  

160
  〈煉乳競爭激烈〉，《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3月21日，第3版；〈和製煉乳盛移入〉，

《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5月4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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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butter）。161由此可知煉乳是 1930年代臺灣市場上最主要的乳

製品，且以日本製商品為大宗。  

在所有日本品牌煉乳中，森永與明治是日治時期在臺最大的兩

家乳品公司，其在乳業的發展，則承襲自它們在糖業與菓子業的

版圖擴大，希冀獲得更大的利潤。  

森永製菓株式會社於 1912年成立，原以製造洋菓子為主，在日

本牛乳業興起的背景下發展出牛奶糖這項新商品，162為了自製森永主

要商品「牛奶糖」的主要原料「煉乳」，森永製菓進一步在 1917

年設立森永乳業株式會社，森永製菓與森永乳業並相繼進軍臺灣

市場。 163
1925年，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取得森永製菓總股票的三

成，1927年將煉乳部門獨立為「森永煉乳株式會社」，彰顯煉乳市

場的重要性，臺灣製糖株式會社則仍擁有森永煉乳的部分股票，
164可看出製糖業與煉乳業的密切關連。   

相較於森永，明治製菓與明治製糖的關係更密切。明治製菓

的母公司即為明治製糖，自1906年創立後就在臺設置製糖工廠。165

明治製糖 1916年於靠近臺灣、爪哇的九州福岡興建「精製糖工

廠」後，便積極參與製菓業、煉乳業以運用砂糖，包括 1916年設

立大正製菓會社並於隔年兼併東京菓子會社，1917年又取得房總

煉乳會社大半股票，將之併入明治製糖關係企業，開展明治的煉

乳事業，1920年底進一步合併煉乳會社與東京菓子會社，其原因

即為「餅糕與煉乳同樣是以砂糖為主要原料的製品，特別是煉

乳，是製作洋餅糕時，用途頗廣的物品，兩者的關係密不可分」，

此說明更指出煉乳與糖業、餅業的密切關係，明治製糖從糖業開

始，藉由下游菓子、煉乳業的發展，逐漸壯大自身在糖業市場的

                                                       

161
  〈臺北州主催牛乳座談會記事〉，《臺灣之畜產》，1：4（臺北，1933.4），頁28-29。  

162
  郭立婷，〈味覺新滋味—日治時期菓子業在臺灣的發展〉，頁66-68。  

163
  雪印乳業史編纂委員會編，《雪印乳業史》（北海道：雪印乳業，1960）；森永乳

業50年史編纂委員會，《森永乳業50年史》（東京：森永乳業株式會社，1967）。  

164
  社團法人糖業協會編，《近代日本糖業史（下冊）》（東京：社團法人糖業協會，

1997），頁242。  

165
  郭立婷，〈味覺新滋味—日治時期菓子業在臺灣的發展〉，頁 70-72；松本辰雄，

《明治製菓株式會社二十年史》（東京：明治製菓株式會社，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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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力。166
 

從森永與明治煉乳事業的發展，可看出其與殖民地臺灣的密

切關連。由於製作煉乳需有充足的糖作為主要原料之一，而臺灣

正是蔗糖的盛產地，憑藉殖民者的優勢，森永與明治能取得充足

的砂糖供應發展煉乳，並進一步以煉乳作為洋菓子的原料，販售

牛奶糖、餅乾、巧克力及他種乳製品。其在乳業與菓子業的發

展，更鞏固了在糖業的重要地位與商業利潤。由此看來，煉乳在

臺灣的顯著性不僅在於龐大的消費量，亦在於臺灣生產的糖即是

煉乳的重要原料，此因素促進了日本煉乳業的發展，並進一步使

其在臺灣擴大日本煉乳的市場。  

除了煉乳外，嬰兒配方奶粉市場在日治中期的成長也相當顯

著，且同樣可看到西方大廠與日本品牌的激烈競爭。1920年代，

市面上最大的奶粉品牌是雀巢的ラクトーゲン（Lactogen）167，此外

還有日產的グラキソ以及森永奶粉デリゴール等等。其中ラクト

ーゲン與グラキソ的競爭尤其激烈，各公司也積極採用不同的商

業策略，例如，ラクトーゲン強調乳品的多元功能，其廣告稱，奶

粉是發育期必要的家庭常備飲料，除了給孩童飲用之外，也適合加在

紅茶內接待客人，或作為探病時給病人的禮物（圖 2）。168而日產的グ

ラキソ則強調奶粉脂肪的比例為 20%，與日本人的體質最適合。169

換言之，以「適合日本人體質」作為營養品的訴求，不僅強調營

養素的豐富，亦標榜該營養素與人種體質的符合。此種廣告策略

與今日許多嬰兒食品宣傳「最適合亞洲寶寶體質」並無二致。另

在 1926年森永奶粉的一則廣告中，更已如同今日的商品，列出奶

粉的營養成分表（圖 3），包括蛋白質、乳糖、脂肪、灰分等，賦

予該產品「科學」的形象。  

 

  

                                                       

166
  社團法人糖業協會編，《近代日本糖業史（下冊）》，頁68-69、238。  

167
  此產品另一譯名為「勒吐精」。  

168
  〈廣告〉，《臺南新報》，1921年5月3日，第8版。  

169
 〈粉末煉乳競爭〉，《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12月17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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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雀巢ラクトーゲン（Lactogen）奶粉廣告 

出處：《臺南新報》，1921年 5月 3日，第 8 版。  

 

 

 

 

 

 

 

 

 

 

 

 

圖 3    森永奶粉廣告 

出處：《宇宙の心》，No.  7（19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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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和洋乳品的競爭中，日本品牌的競爭手法除了低價策略、

強調營養需求的體質差異之外，也運用地方認同的心理召喚。例

如：日本乳品大廠及大日本製乳協會在臺灣展開日本「國產牛乳」

宣傳時，森永製菓社長森永太一郎強調，日產牛乳採用臺灣的砂

糖，因此購買日本生產的牛乳，是一種「愛臺灣」的表現：  

外國產牛奶使用外國的砂糖，而國產牛奶使用臺灣的砂

糖。從愛用國產的精神來講，我認為本島人應該要大大愛

用國產牛奶才對。愛用國產牛奶，也就是愛用臺灣砂糖的

意思，這也就是愛臺灣。170
 

廣告中的訴求明顯是針對「本島人」而非日本人，由此也可看

出，與昂貴的生乳不同，價格較便宜的煉乳其實是針對廣大的臺

人市場，因此以「愛臺灣」作為宣傳手法。然而，此種宣傳策略

也顯示出殖民統治下臺灣人的無奈處境：生產煉乳需要大量的

糖，臺灣作為日本的殖民地，可以提供日本充足的煉乳原料，然

而，臺灣作為煉乳原料的產地，卻沒有足夠的消費能力購買生

乳，而以煉乳作為主要乳品來源。一方面，臺灣人被迫以低價銷

售甘蔗製品予殖民統治者，另一方面又被鼓勵購買殖民者以此廉

價蔗糖製作出的煉乳。  

在此殖民條件下，不僅日本煉乳公司在臺獲利，即使想購買

西方品牌的煉乳，也得透過日本商社的代理才能購得。例如，進

口量最大的鷹牌煉乳，在臺灣的販賣特約店僅有三家日營商會，

包括：臺北的近藤商會、舊鈴木商店系統的カネタツ和石黑商會，

換言之，進口鷹牌煉乳的利潤也為這三家所獨佔。但在 1931 年時

雙方產生爭議，鷹牌公司認為，特約店居中得利過多，販賣量卻

沒有增加，因此欲收回特約販賣權，自該年二月起，改委託龍泉

飲料水株式會社的顏必從、吳錫源二人，以直營店直接販賣。當

時的報導分析，鷹牌煉乳每年在本島消費量達四萬五千箱、216

                                                       

170
 〈國産煉乳愛用は臺灣を愛する所以糖業の振興にも寄與するわけ〉，《臺灣日日

新報》，1931年4月22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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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罐，特約店每罐可賺得七、八錢，利益超過 20%，中間商獲利

驚人，這也是鷹牌煉乳在市場上比其他煉乳貴的原因。 171這起國

際煉乳公司更換代理商的爭議凸顯了煉乳在臺灣乳品市場的重要

性，也可看出日本與西方煉乳公司的激烈競爭。  

日人曾稱大量的煉乳消費量為「臺灣牛乳文化的特殊性」，從

前述討論可知，這樣的特殊性其實正反映了臺灣所處的殖民地位

置：儘管臺灣生產製作煉乳的蔗糖，但從充足砂糖供應獲利的實

為日本煉乳公司，臺灣在日治初期進口西方品牌煉乳，中期以後

日本煉乳的市占率就遠遠超越，此現象也與人類學家Mintz所觀察

到英國人十七世紀下半在加勒比海殖民地開闢大量植蔗園並引進

黑奴種植甘蔗後，逐漸取得在歐洲糖業領先地位的情形類似。 172

藉由殖民地原料的取得，殖民者發展規模更大的食品工業並獲取

鉅額商業利潤，對臺灣人而言，儘管認知到生乳的價值，實際飲

用上卻非生乳，而以日本或西方品牌的煉乳為主要乳品來源，僅

有都市較富裕者或重病者會飲用生乳，展現出乳品消費在臺灣的

階級差異。  

若與同時期也身處殖民統治下的印尼乳品消費比較，可進一

步發現臺灣與印尼的相似與相異處：印尼原本不產牛乳也不常喝

牛乳，在荷蘭殖民統治下，印尼人的乳品消費亦在 1920-1940年間

有了顯著成長，且同樣以煉乳為主要消費乳品，並以此餵養嬰

兒，主要原因則是經濟考量：煉乳較生乳便宜，且在炎熱氣候又

缺乏冷藏設備的條件下容易保存。此外，荷蘭煉乳品牌「菲仕

蘭」（Frisian Flag）在印尼也與雀巢等國際大品牌有激烈競爭，

採低價策略應戰。這些都可說是臺灣與印尼作為殖民地，在同一

時期乳業發展上的共同點。臺灣與印尼在乳品消費上的相異處則

                                                       

171 〈鷹標煉乳直營〉，《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 2月 1日，第 4版；〈鷲標煉乳的特約紛

爭側面觀〉，《臺灣新民報》，1931年 2月 7日，第 6版。顏必從是萬華人，昭和五年

即擔任雀巢（ネッスル）與鷹標煉乳的全島營業主任，見：興南新聞社（編），《臺

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66。  
172  Sidney W. Mintz,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6[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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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印尼受到荷蘭人本身飲食習慣的影響，除了煉乳之外，還

飲用許多「酸奶」，這在臺灣並未出現，由此也可看出，殖民者

對殖民地飲食習慣形塑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五、結論 

在 1936年的《臺灣文藝》上有篇〈牛乳と蓬萊米〉的日文詩

作，署名曾曉青的作者對著小犢牛稱：「真想再讓你噗噗地吸一次

奶，但這潔白乳液是大人物的點心，對我家小鬼卻真是藥吶！」
173這樣的詩句正大致說明了日治時期牛乳的地位：牛乳原是母牛

在生產小牛後為了哺育小牛而自然產生的豐盈乳汁，但這原本要

給小牛喝的牛乳，卻成了大人物保養身體的滋養品，也是嬰幼兒

成長的代乳品，對病弱者來說甚至具有藥品的重要性。  

從「物的社會生命史」觀點檢視牛乳在臺灣的發展，呈現一

個從藥品到營養品乃至休閒飲品的過程，此過程彰顯出，物的價

值是一個建構的過程。以牛乳來說，牛乳的價值以營養價值為基

礎，並因營養學論述與科學知識的發展而更為強化，同時帶來更

高的經濟價值。同時因牛乳易腐，需要消毒、冷藏等多種科學技

術將之保存，這些高門檻的條件亦賦予牛乳更高的珍稀性與經濟

價值。特別是營養學知識在十九世紀下半西方世界迅速發展，經

由報端雜誌、醫生論述對營養知識的引介，牛乳逐漸被認知為一

種「營養品」，適宜在生病時飲用，或當作身體的滋養品。藉由牛

乳的飲用與牛乳成分分析、牛乳保存等相關知識的攝取，促使臺

灣人逐漸接觸來自西方的營養學知識，認知到何謂「營養」，並有

機會進一步實踐此種新知識。  

然而，作為殖民地的處境則限制了臺人對乳品的實際飲用，

相較於日人以生乳為主要飲用乳品，較便宜、能久存的煉乳則成

為多數臺灣人主要接觸的乳品，居住於都市且家境較寬裕的臺灣

人才有機會喝到生乳及其他乳品，呈現出階層化的營養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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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載《臺灣文藝》三卷三期，1936.2，收於吳新榮著；葉笛、張良澤漢譯；吳興昌

編訂，《吳新榮選集》，第一冊（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7），頁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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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言之，在二十世紀上半營養學知識的快速進展下，臺灣的

乳業與乳品市場有同步的快速成長。然而，臺灣的乳品，無論在

生產面或消費面，均受限於殖民政經結構而以日人為主要的控制

力量。  

在生產面，由於臺灣的環境原不適合產乳量較高的溫帶牛

種，需引進溫帶牛種並進行雜交，加以牛乳的獲取需讓牛隻適時

懷孕、產牛後再擠其乳汁，如何掌握牛隻的配種、延長哺乳期、

維持牛隻健康以使產乳順利等，均需專業的畜牧知識才能掌握得

宜。這些與牛隻畜養、取乳各環節相關的新知識、新技術，均掌

握在日人手上。臺人儘管也有經營牧場，主要牛隻則是臺灣的水

牛、黃牛，在產乳量上遠不如日人經營的牧場。換言之，日人作

為殖民者，充分掌握了乳業相關的知識與權力。  

此外，由於能夠在臺灣獲取廉價的蔗糖，日人也掌握了生產

煉乳的重要原料。在 1920年代之後，森永、明治等公司的日產煉

乳即以較低價格逐漸凌駕雀巢、鷹牌等大型公司進口的煉乳，在

臺灣的煉乳市場上具壓倒性的佔有率，在廣告上則以「較適合體

質」，甚至「採用臺灣生產的糖製作」等作為宣傳手法。如此，日

本一方面藉由臺灣的土地、勞力獲得廉價砂糖，另一方面將之加

工製成煉乳後又販售給臺人，臺灣被視為殖民者銷售乳品的新興

市場，日本煉乳公司的商業宣傳、日本學者以專業姿態提供的營

養學知識與相關推廣課程，都刺激臺灣人對乳品這種生活中原本

沒有的新食物產生更多需求。這些營養學論述與商業競爭下的促

銷手法，也都可說是此殖民統治結構下的一環，更凸顯出殖民者

與被殖民者間的權力關係。  

在消費面，不僅呈現前述「階層化的營養供給」，此種階層性

更提高了牛乳的象徵性價值，使牛乳不僅可作為實質上的母乳替

代品、營養品，更可帶來心理上的莫大慰藉。此種在心理上的喜

好與期待，也建立了日後臺人進一步接受、喜愛牛乳消費的心理

基礎。  

（責任編輯：王信杰 校對：陳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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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lk was barely consumed in Taiwan and the dairy industry was not 

established until the early 20th century, following the significant advance in 

nutrition science and the expansion of international dairy busines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tup of dairy industry and its consumption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alyzing how Taiwanese people 

absorbed and practiced the nutrition knowledge developed in “the West” 

with the case of dairy consumption.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practice of 

nutrition science was not merely the imitation of the West modernity; rather, 

it was influenced by the forces of colonialism and transnational dairy 

enterprises. On the one hand, the dairy industry in Taiwan was found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power aiming to strengthen the Japanese empire as 

well as to earn commercial profits. Japanese dairy enterprises acquired 

cheap sugar from Taiwan to produce condensed milk, while Taiwan was 

also a major market of Japanese condensed milk. On the other hand, the 

nutrition science approving of the high nutritional values of milk served as 

the strongest advertisement of dairy products, encouraging its consumption 

in Taiwan. However, the hierarchy of dairy consumption under the colonial 

rule was evident. While the fresh milk was mainly consumed by the 

Japanese, most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could only have condensed milk as 

valuable nutrients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Despite of the limits of 

acquiring milk, nutrition knowledge and the expectation for dairy products 

among the Taiwanese both formed the basis of increasing milk consumption 

in the post-war period. 
 

Keywords: nutrition science, dairy industry in Taiwan, colonialism, dairy 

consumption, condensed mi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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